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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沉沦》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引言：《沉沦》是郁达夫早期小说的代表作品，它的出版在社会 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篇小说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有其独到的特色，表现了当时的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沉沦》这篇小说着重写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其苦闷的中心是围绕着性压迫和物质贫困两个方面展开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具有时代特征；文章围绕一个主人公展开，集中写一个人的故事而且侧重描写这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状况，而不是外在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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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上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的作品带有自己强烈个性的符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情调、充满了内热的、浓郁的、清新的情韵，热情坦白、毫无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境，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在此我想就他的短篇小说集《沉沦》论述其思想和艺术方面的特色。

一、思想

《沉沦》这篇小说着重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并且苦闷的中心是围绕性压抑和物质贫困两个方面展开的。
1、青年知识分子性苦闷的原因。
对于性压抑，我们是应该比较容易就能够理解的。郁达夫小说中所描写的留日学生都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年，他们正处于一个特定的生理阶段，自然有对爱情的渴望和对性的要求，对此我们应视为正常的生命现象予以肯定。关于爱情题材的小说，在古代许多作品中就有所描写，像《牡丹亭》、《红楼梦》等，但是像郁达夫写得这么直接、这么大胆，对爱情这么渴望，追求得如此客观激烈的作品却史无前例。这显然体现了“五四”时期要求突出“自我”的新特点。性爱在郁达夫的笔下，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幽深的、充满痛苦的生命世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很少尝到过爱的甜美，大都是身心备受种种折磨。性的痛苦，爱的痛苦，生的痛苦，一重又一重地压在他们的心头，使这些刚刚从爱的蒙昧状态中醒来的年轻人，不可能发出陶醉于爱情的欢歌，只能发出想求爱而得不到的凄楚的呻吟。《沉沦》中的“他”对红裙子女学生，对旅店主人女儿的怯懦态度，更突出地表现了主人公无法解脱的性的苦闷。

或许我们可以试着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下小说中的人物。我们可以把这些青年的生活环境假设在国内，那么可能出现的情况也许就会截然不同了。他们有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并且具有这一愿望得以实现的环境，因此他们找到爱情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在郁达夫的笔下，这些青年是留日学生。众所周知，自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中国人长期受到日本人的欺凌，这些留日学生是弱国子民在异国遭受歧视，自然日本的姑娘也不会爱上他们，他们追求的爱情也就无从实现了。因此，在他们的精神上就体现为异常的苦闷。郁达夫的小说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压抑与人的这种生命现象的冲突，促使主人公由人变成“狂犬”，变成“走兽”的过程。于是，本能的倒错的窒重感，形成了郁达夫小说无法解脱的人生苦闷，痛苦的生命不停地审视自我和沉沦而发出绝望的呻吟。在《沉沦》的篇末主人公就喊出了“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呐喊。

我想《沉沦》刚一发表之所以很快就能引起轰动的原因，不单纯地是因为它其中的爱情故事，更多地是因为它蕴寓了更深刻的内涵，它充分表达了郁达夫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具有积极地思想意义。正因为这样它才能深深地震撼了广大读者的心灵。

2、物质贫困的苦闷。青年知识分子留日是学生身份，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来自家庭，再加之在国外其它方面都不像国内，因而经济上是受到限制的。
对于物质上的贫困，作家有自己的独特体验，他说：“我的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这种贫困所带来的生存困境笼罩了郁达夫的一生，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惨重的。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生活经历都时时显露出来。作品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经济上是比较清贫的，主要是因为他们仍然是作为留日学生而存在的，他们自己没有独立经济来源，平时的开消费用都是由家庭来支付的。因此，他们除去用来支付日常生活的费用以外，基本上就没有多余的钱用在别的方面，再加之他们生活在日本，有许多方面都会受到经济上的限制。因而在精神上形成了一种压力和苦闷，也就显得很自然了。

总之，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所表现出来的主人公的苦闷，是人生理上的正常要求和非正常表现之间的苦闷，是性的非人性状态的苦闷。在当时那一特定的历史时代，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生命的躁动和不安，看到了被扭曲了的生命真切的痛苦和不满。可以说，《沉沦》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主人公在多重压抑下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心理状态，以此映现出巨大的社会压抑及其在主人公心理上的投影，它的导向引起了人们对道德和社会的思考，是郁达夫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

二、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具有时代特征

1、“五四”那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并且敢于追求爱情，有对性的渴望。

如果我们把郁达夫的作品置于“五四”这一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我们就会发现他笔下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具有强烈的鲜明的时代特征。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解放危难的中国，寻求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崭新的国家，而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他们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观念的洗刷和更新上。他们注重阐发人的自我介绍，注重引导人的自我解放和觉醒。他们主张自由、平等、博爱，并且有对性的渴望。郁达夫写的《沉沦》以哀伤幽婉的语音诉尽了当时的青年人对自己人生的苦闷和对青春的悲哀，喊出了他们对个性、对人性的肯定以及解放和发展的时代的要求。这种鲜明强烈的时代品格“投合着那个时代沉醒了的‘现代人’的心，在客观上充当了‘五四’时代精神的典型体现者的角色，应合了这一时期对文学创作主体的时代要求。”《沉沦》小说中的情感病态和“凄切的孤单”之感，甚至暴露出来的对于既成道德秩序抑压不住的超越和反抗，无论是亢奋热烈的还是灰冷感伤的，“都是‘五四’时期这个特定时代氛围下具有敏锐感知的现代人所普遍领受或乐于认同的。”可以说郁达夫的作品“在现代化气息的强烈性和集中性上典型地展现了我国‘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风采。”

2、郁达夫在他的作品里显然夸张了青年知识分子思想的痛苦，目的是为了表现那一代知识分子刚刚从封建文化中走出来，在思想和道德上缺乏一种规范。

郁达夫在少年时代就到日本留学，在异国度过了将近十年的漫长岁月，其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远在大海彼岸的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他处在一个新旧时代交替时期，告别传统的艰难，追求未来的迷茫，使他的观念解放、追求个性独立都显得有些骚动而又无绪。面对这样 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人生的苦闷也是一种必然现象。但是在郁达夫笔下所描写的青年知识分子很显然过分夸张了自己的思想痛苦，作者这样写无疑是为了揭示我国“五四”时期那一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刚刚从封建文化中走出来，他们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从我国的封建文化中感受到了传统习俗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郁达夫作品中的人物的灵与肉的冲突，一方面反映着时代的觉悟，同时也沉潜着传统对人的束缚力度，因此才会形成悖反的力量。《沉沦》中的主人公“他”在性本能的冲动下使他“在被窝里犯的罪恶”加多。他“犯了罪 后，每深自痛悔”，对着自家起誓说“我以后决有再犯罪了”。然而一到紧迫的时候，他的誓言又忘了。就这样，他的自责心与恐惧心日益加剧，竟一日也不能使他安闲。通过这些描写，我们不难体会到主人公所面临的精神上的苦闷，不是在于性本能的要求不能通过正当的方式得到疏导、升华，而更重要的，在于主人公所面临的严酷的道德的威压。当主人公体验到自我生命的躁动中强自压抑，却又压抑不住时，便显现了“人欲”是有血有肉的现实人的真实要求，不可抹杀。这正是显现了视本能为原罪的观念在主人公心理上的沉重负担在人物对本能的否定和忏悔中，我们真正看到了封建禁欲主义的浓重缩影。中国长期封建传统文化的性禁忌，使郁达夫自小产生了性压抑和性耻感，而当时西方现代文化的性解放又促使郁达夫产生了性放纵和性快感的观念。这两种中西文化强烈的观念对比，尤其对处于青春期正在日本生活这个深受西方现代文化冲击的郁达夫来说，实在是难以把握尺度的。这也说明在这两种中西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人们在思想观念和道德水准上缺乏一定的规范性。因此，在当时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郁达夫的作品也就只能以这样的创造形式而存在。

3、经济上虽然贫困但决到不了饥寒交迫的程度，而从《沉沦》中我们看到青年知识分子由于经济贫困而苦闷，这说明他们思想比较脆弱，没有坚强性。
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郁达夫小说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经济上的贫困。我们说“贫困”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作为留日学生。这就足以说明他们的家庭虽说不上很富裕，但还不至于到饥寒交迫的地步，最起码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但是从作品中我们真实看到了主人公的思想是比较脆弱的，他们厌世、愤世、甚至有很多时候都是以“死”来结束一切，像《沉沦》中的“他”就是这样。《南迁》中的“伊人”“愈想愈怅，差不多想自家寻死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思想上迷茫的，性格上是十分懦弱的，他们在自怜自爱的同时，并没有把眼光投向下层的劳动人民。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条件和最下层的劳动人民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大家不难看出，其实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不是十分恶劣的，这充分体现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性。

三、艺术特色。

文章是围绕一个主人公而展开的，集中写这一人物的故事。作品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唯一的是主人公思想的波动，并且以人物的死来结束文章。有大量的景物描写，人物内心情绪化描写，使小说具有很浓的抒情性。

1、 作品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唯一的是主人公思想的波动，并且以人物的死来结束文章。
就作品的思想倾向来看，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而就作品的艺术风格来看，郁达夫的小说又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特征。

在郁达夫早期的小说创作当中大都是围绕着一个主人公而展开的，它集中描写与塑造了这一人物的故事，甚至有时明显存在人物脱离社会关系的思想倾向，作者孤立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思想状况，而不是写他们的外界言行。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外在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也没有行动冲突和斗争。郁达夫常常通过人物内心世界的自我告白来抒发自己主观上的感受，他的小说注重对主人公内心的纷争和苦闷的描写，而不是全力倾泻在对外部事变的记述上。当《沉沦》中的“他”在性本能的冲动下“在被窝里犯的罪恶”，他“犯了罪以后，每深自痛悔”，对着自家起誓说“我以后决有再犯罪了”。然而一到紧迫的时候，他的誓言又忘了。就这样，他的自责心与恐惧心日益加剧，竟一日也不能使他安闲。“他”在窥视了旅店主人女儿洗澡之后，“我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往上奔注的样子。心中怕得非常，羞得非常，也喜欢得非常，然而若有人问他，他无论如何，总不肯承认说，这时候他是喜欢的。”另外，当“他”窃听苇草中男女偷情时，发出了“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的自责声。类似这样大量内心世界的描写，不具有浓重的抒情性，而是更突出了作者的情感色彩。

2、郁达夫的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不刻意于剪裁，伏笔和悬念，唯一带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是主人公思想感情的波动，并且文章常常以人物的死来结束全篇。无论是《沉沦》，还是《银灰色的死》和《南迁》等，几乎都没有以完整的故事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框架，也不讲究谋篇布局，时间跨度一般都不大，常常撷取生活长河中的片断，又若断若连，时有枝蔓，与传统的讲故事式的小说模式大相径庭。换而言之，郁达夫小说的结构不是以情节为中心，而是以人物内心的情绪波动为中轴，依人物感情的波澜起伏杜撰成篇。《沉沦》虽无贯穿前后的情节线索，而主人公“我”的孤独感、苦闷感及感伤情调，却一以贯之，形成作品结构内在的一种凝聚力量。郁达夫似乎不受叙事性文体小说的结构法则的拘事，缺乏剪裁和伏笔，缺乏因果之间的照应，随意着笔，一任感情波澜的起伏而流动，或只是情绪的连缀。正是这样的富有创造性的创作，郁达夫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中一种崭新的体式。

3、郁达夫的作品洋溢着浓厚的抒情气息。他常常将小说当作抒情诗来写，他创作的小说篇篇有内热的、沉郁的、清新的诗味在里面。我们从郁达夫的小说里所感受到的是奔腾流淌的感情洪流，是毫不隐讳的直抒胸臆。郁达夫的叙述语言蕴含着浓厚的感情色彩，这种带着浓厚感情色彩的叙述语言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性。在郁达夫的作品里有许多对环境的描写，如他的小说《沉沦》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秋天又到了。浩浩的苍空，一天一天的高起来。他的旅馆旁边的稻田，都带起黄金色来。朝夕的凉风，同刀也似的刺到人的心骨里去，大约秋冬的佳日，来也不远了。”

郁达夫的这里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幅凄凉的画面，这种环境与当时人物的内心世界是有密切关系的。在紧接着这段环境描写的后面就说：“他的循环性的忧郁症，尚未离他的身边……他近来无论上什么地方去，总觉得坐立难安的样子。”这说明郁达夫作品中的环境描写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色彩，而并非是纯客观的景物描写。

自《沉沦》的出版发行，人们就对他褒贬不一。这就要求我们辩证地来把握它，我们在肯定它的积极方面的同时也不能否定它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说作品的语言不够精炼，感情的渲泄也过于直接而没有节制等等。我们勿庸讳言，这些不足所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仍然要说它的思想性是很特殊的，它打破了传统的禁锢，尽管如此它还是给了觉醒知识分子的一抹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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